
【相遇│兩人】 
 

天晴，米洛又來到從商人口中探出醫生訊息的小酒館，得到消息至今已過了一個多禮拜

了，他其實很懷疑這個情報的真實度，可是這幾天從小酒館的客人們的聊天中，那位醫

者好像真的來過這裡，米洛還是想再等等看傳說中的那位醫生。 
 
『叮鈴－』一陣清脆的鈴聲響起，酒館的大門開啟，外頭刺眼的光線頓時照進昏暗的酒館

中。 
「歡迎光臨－－，喔，好久不見啦。」調酒師望向進門的客人，發現是熟客便提高音調開

心的打招呼，深褐髮色少女微笑往吧檯走去並順勢地坐在調酒師面前的位置。 
 
看了一眼坐在自己旁邊的少女，髮色、服裝都跟傳聞的醫生不一樣，他想：應該不是我要

找的人。不過看起來有點眼熟，在記憶中搜索了一下，並沒有什麼印象反而讓頭痛了起

來。 
 
「今天有沒有特別推薦的啊？」坐定位後便開口詢問，「最近剛弄到一些不錯的，試試

嗎？」調酒師湊到少女耳邊小聲地說著，「不會太烈吧？等等還有要事呢。」隨著對方音

量，也降低了自己的聲量，「不會，重點是，非常滑潤順口。」調酒師得意的笑了笑，「既然

如此，那就一杯吧。」看著對方自信的神情，便點了下去。 
接著調酒師望向連續出現一個禮拜的客人，「這次的調酒如何呢？」看對方已將杯中酒

喝完，便面帶微笑主動詢問對方。 
 
「很好喝。」抬頭對著調酒師回話。 
看了看已經空掉的酒杯，「今天那位

醫生還是沒出現嗎...。」喃喃自語的

開始有點醉了。 
 
聽到隔壁的人似乎已帶著醉意並喃

喃自語著，深褐髮色少女並沒有特別

注意對方說了些什麼，此時注意力都

集中在送至她面前的美酒上。 
只可惜價格和送上的酒大小不成正

比，「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啊。」望著那

一口即可解決的容量，再看向臉上充

滿自信的調酒師，輕盈的端起酒杯並

小小的啜飲了一口，感受其在口腔中

柔和的變化，「令人驚豔，果然沒讓我

失望呢。」嘴角深深的勾起，端倪起杯

中那澄澈剔透的美酒，接著便一飲而

盡。 
 



「那這邊就不久留了，先走囉。」將杯子與相對應的銀幣置於桌上，站起身便往門外而去

，「歡迎下次再來。」看著離去的少女，調酒師滿心愉悅的拾起銀幣及空了的酒杯。 
 
身旁的少女離去後，米洛心想今天應該也不會出現吧，準備付錢離開時，隨口問了調酒

師一句，「請問...您在這裡有遇到一位穿著斗篷的醫生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許明

天就沒有來的必要了吧。 
 
聽聞少年的問題後，調酒師頓了頓才緩緩回他，「有其他詳細特徵嗎？這裡穿斗篷的醫

生不少喔。」邊接下對方給予的銀幣邊回應著。 
 
「傳聞說斗篷上頭似乎有羽翼、頭髮的顏色好像都不太一樣、左耳上戴著水晶耳飾？」一

一說著之前人家告訴他的傳言。 
「曾經幫過郊區的商人女兒治病，那位商人說在這裡可能會遇到他，是個很厲害的醫

生。」說完這句話的時候，米洛默默的又掏出一枚銀幣放在桌上。 
 
看著對方將一枚銀幣拿出，調酒師笑了笑，食指在銀幣旁輕敲著，與木製桌面相碰撞傳

出了輕微的咚咚聲，「羽翼？髮色？耳飾？」調酒師笑著重複著這些關鍵語，似乎沒有要

說出更詳細的打算。 
 
見對方好像知道些什麼也提出了暗示，米洛再度拿出一枚銀幣放在桌上，「沒錯，您知道

些什麼嗎。」這是一句肯定句 
 
雖然對方立刻加碼一枚銀幣，但調酒師似乎不是很滿意這價位，不過說起來，對方也還

算是店內客人，便覺得適可而止即可。 
「方才，坐您旁邊的那位少女，應當就是您要找的那位醫生喔。」笑著收下這兩枚銀幣並

緩緩說出口，不過情報費不多，調酒師便沒有說出更詳細的情報了。 
 
『原來就是剛剛那位女孩嗎，這幾天再來等等看好了。』，接著離開前拿出一枚金幣給予

調酒師道：「希望那位醫生來的時候可以告知一聲，明天我會再來等的，謝謝！」，在酒吧

門完全關上前聽到調酒師開心著說歡迎再次光臨後，便按著頭緩步走回住宿的旅館。 
 
之後某日的黃昏時刻，米洛又到了小酒館，小酒館內人聲鼎沸，龍蛇混雜，有不少小流

氓在這裡叫囂划拳，他進門直接往吧台前的位子坐上去。 
 
距上次來此已隔了五天了，這次依舊是一頭深褐髮色，與上回不同的是，這次是綁著俐

落的高馬尾，少女腳步輕盈的推開厚重木門，酒館內的喧囂聲立刻傾瀉而出，隨著外頭

暮色漸消，館內熱絡的氣氛越加劇烈。 
見調酒師忙碌的沒時間抬起頭，少女便直接走上前，「今天生意很好呢。」並沒有坐往吧

檯，而是站在側邊出聲向調酒師搭話，而調酒師僅是拿起一空杯微笑地望向少女，「不了

，等等就要啟程就不喝了，只是來打聲招呼而已。」 
 
此時，調酒師隨意調了一杯酒送至坐在吧檯的少年面前並開口：「請慢慢享用。」 



 
調酒師送上一杯五天前那位坐在他旁邊的少女曾喝過的酒，抬頭就看到調酒師對著他

眼神瞥了眼站在她身側的少女，暗示著：『那位醫生已經來了。』 
終於再次等到人的米洛起身正要上前搭話，這時有個喝醉的小流氓突然搭上那位少女

的肩膀，一臉流裡流氣的開口：「唉呦─遠遠就看到這位漂亮小姐啦，要不要小哥我點一

杯長島冰茶給你，讓我們度過這美好的夜晚啊。」說完，另一隻手也伸過來要摸她。 
 
才說完話正打算離開時，卻被

不認識的人類給勾搭上，雙膝

稍稍的一彎，蹲低的瞬間與對

方碰上肩膀的手拉開些微距離

，並在對方另一隻手要伸來前

後退了一大步，巧妙地避開了

這對非善意的手。 
「欸～不好意思，今天正巧有事

，改天再陪您喝一杯如何呢。」

雙手置於身後，面帶笑顏地看

向對方。 
 
不死心的小流氓還是想上前勾

搭。 
「吵死了。」米洛走上前，一隻手

抓住了小流氓的手腕，一個用

力扭轉，小流氓的身體順勢往

後，『砰！』的一聲被扳倒在地，

就這樣昏了過去，「這位醫生是我要找的人。」 
跨出一步走上前，對著眼前的少女自我介紹：「您好，我是米洛，有件事想請您幫個忙。」 
 
看著眼前的景象，璒珏僅是沉默的笑著。 
既方才的男子後，緊接著是少年嗎？似乎覺得今天運不是很好啊。 
「聽剛才的話語，似乎是有備而來吶－」用著毫無情緒的語氣對著搭話的少年說著，「而

且啊－」拉長語句，「您似乎造成驚恐了呢。」 
此時可以聽見一旁的人群議論紛紛，而調酒師的表情似乎也有點糟糕。 
 
米洛沒有回頭看像身後的騷動，深怕一瞬間眼前這個他等了整整兩星期的醫生會不見，

「各位，我請大家喝一杯，表示道歉。」掏出一枚金幣給調酒師，又補了一句：「那位昏倒

的，不算在裡面。」他沒必要替妨礙他的人付錢。 
這筆帳回去教廷不知道可不可以核銷阿....。想到還要寫報帳單米洛就覺得麻煩，但這應

該是最快擺平的方式了。 
 
「請問，可以請您幫個忙嗎？」對著眼前的少女又再一次詢問道。 
 



再次看了眼前少年，原先環胸的雙手輕拍了起來，「解決的太妙了。」嘴角勾起並帶出一

抹弧度，「那－」停頓了一會，「我是可以稍微聽聽您的請求，」一手將吧檯的椅子拉出後

就坐，「前提是，如果我就是您要找的人的話。」以手撐著面頰輕道。 
在對方回話前，順道向調酒師點了一杯調酒。 
 
「根據有利情報，您應該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厲害的醫生。」跟著也坐到對方旁邊的位子

上。 
「雖然跟傳聞中的特徵不相同。」覺得此人有些面熟，但還是想不起在哪裡見過。 
 
「喔－－」發出了有些調侃的語節，「跟傳聞不同還能肯定是我嗎？」笑著並喝起剛送上

的調酒，而杯中也傳出冰塊互撞的清脆聲。 
 
「或許是直覺吧。」加上剛剛這位少女的應對小流氓的方式感覺就不簡單。 
但是米洛不想在這個話題上多作停留，開口說出堵人的原因，「請您幫我看病。」 
 
「呵，真是爽快且不拖泥帶水啊。」悠哉的再次喝起杯中那帶點水果香氣的甜酒，「既然您

能打聽到消息，並在此找到我，那想必收費方式不用我多說吧？」看方才對方處理事情

的方式，大概是有錢人家吧。 
 
「以等價的方式，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範圍，會盡量達成。」米洛沒有保證太多，並僅希望

眼前的醫生能解決自己的困擾。 
頭痛的症狀越來越干擾自己的生活，眉頭皺了起來，問道：「請問您何時可以開始診治

呢？」 
 
「其實，原本是打算今晚離開這裡的，」晃了晃杯中的殘酒及冰塊，「明天吧。」一飲而盡，

從腰包中拿出了一小張牛皮紙及羽毛筆，簡略的畫了張地圖並遞給了眼前少年，「中午

過後再過來吧，我們先約那見吧。」 
 
將空杯置於桌上並站身走至調酒師旁，「抱歉，似乎是我的客人，還請多見諒了。」將酒

錢直接拿給調酒師並小聲道歉著，對於少女來說，這樣的交際是必要的，「那明天就等您

囉。」轉頭對少年露出一抹微笑後便離開了酒館。 
 
翌日，米洛提前依約來到地圖所畫的位置 ─ 一間小餐館前，土黃色的磚塊堆砌而的牆上

有著這家店小小的招牌，中午過後的街上，雖然天氣很熱，但路人還是不少，米洛怕錯

失對方，決定站在牆邊等待約定好的女孩出現。 
 
少女的造型與昨日沒兩樣，沒多注意附近的人事物，便直接推門進到當初說的餐廳內，

而距約定的時間僅提早不到1分鐘，而在找位置坐好的同時則剛剛好準時。 
邊喝著服務生端上的涼水邊等著對方到來。 
 
「好熱....。」留著汗，在外面等了幾分鐘還是沒看到那位少女，開始覺得是不是自己找錯

位子了。 



盯著那張畫了地點的地圖。 
『地點沒錯，那是....？』像是確認什麼般，米洛轉頭走進店裡四處張望，果然看到昨天的

那個女孩。 
走向女孩所在的位置，「抱歉，以為是約在外面，讓您久等了。」 
 
聽到聲音便抬頭確認說話者，發現是昨天的少年客人後露出一抹笑容，「您請坐吧。」舉

起五指併攏的左手示意對方，所指方向則是少女對面的空位。 
接著招手請服務生為少年送上一杯冰涼的水。 
 
米洛先喝了口水，緩了口氣後開口：「請幫我治療頭痛的問題。」手指了指頭，沒等少女開

口，米洛繼續說下去，「這問題已經好一陣子了，直到最近越來越嚴重，一直不斷回想起

過去的記憶，頭也就越發疼痛，連覺都睡不好。」皺著眉，一臉疲憊地說道 
 
邊聽對方說著自己的症狀，邊拿出一張摺起的牛皮紙和羽毛筆，並在對方接續說著期間

，順道向服務生點了杯冰茶。 
「之前比較不會有頭痛這問題嗎？」聽完對方的說明後提出問題，「記憶都是特定片段

嗎？或是都有呢？另外說的最近，能大概知道範圍嗎？」羽毛筆和手不斷的書寫著，並

在牛皮紙上來回摩擦發出沙沙沙的聲音。 
 
「啊，如果有需要點餐可以跟服務生說一聲。」 
 
「記憶只有一段，是從看到小時候的家，屋子裡父母全死了。」說道這時，額頭上的眉又

多皺緊了幾分，「在裡面找不到...找不到姊姊，所以我跑了出去....。」米洛的眼神左右晃

動著，在眼神裡多了一份無力，頭又開始悶痛了起來，話裡的聲音開始沙啞了起來，「最

後在草叢邊發現到姊姊的手指。」小小的，破破的，是我沒有好好保護的...。 
抬頭，視線對上了眼前的少女，現在的米洛感到既無力又煩躁，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

好。 
 
說完這段話，米洛閉起眼睛，深深的吸了口氣，沉澱一下情緒後繼續開口，「第一次頭痛

大概是春天的時候，最近是兩個禮拜前，餐點先不用謝謝。」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著剛剛

醫生的問題。 
 
聽了對方的記憶片段後，稍微抬起頭，剛好對上對方的視線，於是露出微微一抹微笑後

又低頭書寫起來。 
「所以，是一直重複著囉？那其中這段記憶會有些許變化嗎？或是一模一樣的內容再不

斷反覆著？」將自己覺得不清楚的部分又詳細的詢問著。而在聽到關鍵點之後又接續提

問，「順便再請問一下，可以知道您兩個禮拜至一個月前的大略作息嗎？」語畢同時，羽

毛筆也在牛皮紙上停頓了下來，此時墨跡以筆尖為中心點，緩緩地向外擴散著。 
 
「是一樣的內容一直重複著。」喝口冰水，回想了一下最近自己的作息。 
作息是滿普通的，唯一不一樣的就是兩個禮拜前的女巫事件吧，米洛思考著該不該說出

來。 



「早上5點起床練身體，吃飯，買東西，一些平常會做的事情。」說著自己的日常瑣事，「這

之前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兩個禮拜前，遇到一個神經病，她攻擊了我...所以那天....我
殺了人。」垂下眼，按著越來越痛的頭，面色有點難看。 
 
將羽毛筆輕放在桌上，拿起服務生送上的冰茶喝了一口，視線落在對面的少年身上，靜

靜地聽著對方的話語，期間也細細地觀察著少年的各種表情與動作。 
 
聽了最開始的回答與最後的異同處，少女似乎有些感興趣的瞇起了她的雙眼，微微的換

了姿勢，將左手輕托在臉頰上，「看起來是頗不妙的呢。」左手手指此起彼落的輕彈在面

頰上，「可能沒那麼容易處理喔。」輕笑地說著。 
 
「我想....您應該有辦法吧。」看女孩從容的表情，而且她也沒說不能醫治，那麼會是費用

的問題嗎？「有什麼是要我去付出跟做的？」想起這位醫生的費用應該不便宜，不過眼

下的米洛只是想得到解脫，報帳還是其他之後再說吧。 
 
隨著時間一步步的走過，店內的人潮也來來去去，外頭的烈艷隔著窗框透了進來，在地

板及物品上留下一條條交錯的暗色紋路。 
「要辦法當然有，」對於少年的問題有些不以為然，「只是您的問題處理起來會有些棘手

及繁瑣。」左手持著攪拌棒將杯中的茶與冰塊攪和了幾圈，話語中伴隨著清脆的鏗鏘聲，

「至於...該拿什麼做交換，」停下攪拌動作啜飲了一口澄色液體，凝結的水珠也沿著杯身

滴落而下，「我想這不是我該煩惱的喔。」放下杯子，嘴角露出一抹看似親切微笑的弧度

並看向對面的黑髮少年。 
 
米洛也不是全無準備的就來赴約，看著那張笑臉，默默的從口袋拿出一株金黃色的植物

，「這是在妮歐瑪之灣交換到的，先當作一開始的小小誠意吧。」米洛覺得他好像越來越

擅長應付這個人了。 
「請問可以先開始治療了嗎？我是米洛，還沒請問您的名字是？」再一次報上名字，讓對

方認識一下自己。 
 
看向置於桌上、閃著耀眼金芒的植物，似乎勾起了少女的興趣，「是個好東西呢，看來費

了您不少力氣吧？」僅只是看著，並沒有其他多餘動作，接著望向少年緩緩的開了口，

「您這期間都住哪？因為可能需要觀察狀況。」話語同時也將寫得密密麻麻的牛皮紙對

齊折起後，收回了腰間的小包中。 
 
少女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米洛也不做追問，植物也沒被接受的樣子，是代價不夠嗎？ 
「目前住在石頭小鎮的市區旅館，需要觀察還是其他都可以配合。」少女看起來沒有不願

意幫他的樣子，他想能配合多少就配合多少，這樣醫生也比較方便。 
 
「那預計今晚可以開始...」頓了會，「對了，這邊先說清楚，」兩手橫放在桌子邊緣，「治療

期間，對於我的話必須遵守，還有就是若需要外出，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有必要我會

做跟隨。」眼睛直視著對方微笑道。 
 



對於少女的話愣了一下，開的條件雖然不自由，但米洛本來就決定要配合，「沒有問

題。」想了想，召喚出獵鷹，獵鷹腳上再掛著刻有『米米』的字樣名牌，一看就知道主人取

名很隨便。 
「用鳥的聯絡方式可以嗎？住的地方？」既然要長期治療，應該需要聯繫的方式，總不會

住一起吧？！ 
 
看到對方的反應，似乎早已預測到，不過既然對方都說沒問題且答應配合，若中途失約

在離開也沒什麼損失。 
「啊，是隻毛色很棒的鷹呢。」眼神有些溫和的看著眼前的獵鷹，而在轉向少年的同時，

神情立刻變回原先那沒什麼溫度的笑顏，「不過，不需要勞煩獵鷹喔，」輕笑了一下，「我

會改住在您留宿的那間旅店。」大概猜到對方的想法，以至於嘴上的微笑勾得更深沉了

些。 
 
見到少女看著米米的神情，心想：「原來她也有這樣的表情阿....。」 
米洛拿出羊皮紙，這次換他在上面寫下旅館的位置跟房號，「給。」向前遞去，等待的對

方收下。 
 
「這邊會回到原先的旅舍，晚點才會過去做登記...」邊說邊收下對方給予的羊皮紙，「若

您有其他要緊事，可以先去處理，那...」看了眼對方，「這就先當訂金不客氣收下了。」將

方才擱置於桌上的金色植物用乾淨的牛皮紙細心的包起和整頓。 
 
等待對方收好後，起身，向少女點下頭，「那麼晚上見。」邁步離開餐館，準備在晚上之前

再去郊區打打魔物，撿撿看有無稀有素材。 
 
待少年離開店家後，少女才喚了服務生點了些餐點準備慢慢享用，「看來離開這的時間

又要後移了啊，」整個人靠在椅背上，「嘛、也罷，至少得到了還不錯的訂金品。」手撫上

剛裝進植物的包包喃喃自語地說著。 
 
越接近傍晚，走動的人們越加頻繁，而與下午些微不同的、則是傳來陣陣美味的香氣。 
 
─ 待續 ─ 


